
一

在我们村儿，和麻子舅关系最好的是
相民叔。

麻子舅出身中医世家，他老爹济之爷
是方圆十里八村儿有名的老中医，家底儿
比一般人家要殷实得多。他送相民叔读过
几天县立高小，本想让他继承家学，怎奈
相民叔天生不喜欢做什么郎中，济之爷强
之再三，最终也不了了之，随了他的便。

相民叔喜欢读“古书”。夏天，在大家
伙儿都睡午觉的时候，我们经常见他拉一
片儿破蒲席，躺在颍河大堤上的老柿树底
下，伴着声声蝉鸣，抱着砖头一样的书看
得入神。那“砖头”有的没有书皮儿，有
的有头无尾，有的烂得像翻毛鸡，反正在
我们眼里它们都是“古书”，后来才知道是

《水浒》《三国》《西游记》……
相民叔不只是喜欢看“古书”，还喜欢

给大伙儿讲书里的事儿。我们一帮子小把
戏一有机会就缠着他讲孙悟空，而他最爱
讲的却是刘关张，并总是摆出一副自豪的
神态告诉我们说：“知道咱村儿原来叫什么
吗？‘三义集儿’！当年刘关张结义的地
方！那桃园就是如今咱们村儿后边的那片
柿树林！……”

相民叔和麻子舅的关系，就是因为他
好看书、好讲故事而好起来的。

饲养室是我们生产队最具人气儿的地
方，特别是冬天，这里生有火炉，是队里
最暖和的去处。大老爷们儿和半大小子们
得空儿就到这里来扎堆儿：大老爷们儿们
围着火炉抽着手裹的旱烟筒子吞云吐雾、
谈古论今，小把戏们就在那里捉迷藏、凑
热闹。

相民叔不但是这里的常客，而且是这
里的主角，只要他一到场，大家立马让出
中间的“座位”，给他倒上一碗用大马瓢烧
的白开水，便饶有兴趣地听他前三皇后五
帝地海吹神聊。

有时候侃到大半夜，大家伙儿都散了
他还没有要睡的意思，看饲养员麻子舅正
给牲口搅拌草料，就伸个懒腰，打个哈
欠，说：“咱哥俩接着侃？”麻子舅大嘴一
咧：“不瞌睡就侃呗。”

于是，就侃关云长，侃黑旋风，侃秦
叔宝，侃姜子牙；甚至也侃麻子舅的麻子
脸，侃麻子舅腰间那两个恐怖的疤和那只
惨不忍睹的手。

于是相民叔也就成了村里最了解麻子
舅底细的人，他不仅知道麻子舅当过兵，
还知道麻子舅砍下过一个鬼子的半拉脑袋。

于是两个人的关系就一天天地“铁”
起来。后来，生产队散了，麻子舅叶落归
根回了邻村老家成了“五保”户。相民叔
虽说老婆孩子一大家，还是忙里偷闲去找
麻子舅陪他到六里之外的繁阳城茶馆里喝
茶去。

二

繁阳城至今不过两万多口人，不过，
那可不是个一般的地儿。

汤汤颍河水出了禹州，过了襄城，左
冲右突曲曲折折绕来繁阳，贴着北边城根
儿轻轻一弯，便妥妥地做了它的护城河，
然后，才映着两岸的依依杨柳缓缓东去。

出繁阳城北门，踏过颍河上的那座青
石大桥，沿官路向北五华里，路东有汉献
帝皇后墓，路西有关云长歇马亭；再向北
三十华里，便是三国时曹魏的都城许都。
想当年，繁阳城虎踞魏都南门要冲，地理
位置不是一般的重要。

南门外二里许，有一荒丘巍然而立，
上面蒿草萋萋，灌木繁茂，那是史上有名
的“受禅台”；南去五华里有司马懿屯兵的
司马营；城中有献帝庙，庙里两通“受禅
碑”，也称“三绝碑”，至今尚在。

据相民叔说，想当年繁阳城的城墙一
周圈下来，比许都的城墙还阔出三个城垛
儿呢。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四围的城墙就
慢慢地没了。

繁阳城的城墙是没了，却并不影响它
的繁华，城内回汉杂居，人烟阜盛；包子
油馍胡辣汤，火烧儿锅盔涮羊肉，各种地
方小吃儿闻名遐迩；电影院菜市场鸡市过道
儿澡堂子也都一应俱全。与众不同的，是繁
阳城里的茶馆子。茶客多是些上了年岁的
人，老板为了招来顾客各显神通，一般都是
聘上一个说评书的或者唱三弦、坠子的，什
么“快嘴刘”“三国李”“棉油罐儿”“坠子
张”等，都曾在繁阳城红极一时。

那时，附近的村民有事进趟繁阳城，
可就算是到了“大地方”。对于我们小孩子
来说就更是如此，能跟着大人们进趟城就
要兴奋好几天，若能再喝上一碗胡辣汤或
豆腐汤，啧啧！那要幸福得晚上都会发癔
症。不过，我们那的人进繁阳城一般不说

进城，都叫“上街”。
麻子舅毕竟是新中国成立前当过兵

的，见过世面，虽说是个“五保”户，生
活不大宽裕，却总是爱到繁阳城泡澡喝茶
听评书。相民叔陪他去了几次以后也慢慢
地有了瘾，两人的关系也随之越来越好了。

可是，他们越来越好的关系却陡然间
生出了一段意外小插曲！而这小插曲，仅
仅是因为一个烟头！

三

那是上一年的初春。
一天下午，两个人先下澡堂子泡澡，

因为麻子舅泡得过瘾，两人在那里逗留得
时间就长了些，等从茶馆里出来，已是傍
晚。夕阳西下，红霞满天。他俩和往常一
样，沿着那条土路不紧不慢地往回走，走
着走着天差不多就黑了。

“咋了哥？今儿个咋光听书一口茶都
不喝呢？”相民叔一直觉得有点儿不大对劲
儿，忍不住问道。

“没啥，肚子有点儿不得劲。”麻子舅
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是吗？刚才咋没在街上拿点儿药
呢？”

“兄弟，马三儿的《三国》说得咋样
儿？”麻子舅有意转移了话题，“你说到底
啥叫‘义’啊？”

“咋说呢？……你对我好，我对你好
呗。”

“就是情义值千金，珠玉算龟孙……”
“就是这！仗义疏财嘛……”
“叮零零……”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

地聊着，一小伙子踏着自行车擦身而过，
留下一股浓烈而芬芳的香烟味儿。相民叔
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裤袋，却只摸到一个空
烟盒子。

“唉——”他有点儿紧张，摸遍了全
身，也只有这个空烟盒子——回得有点
急，竟忘了临走时在街上买包烟了！他下
意识地瞟了一眼麻子舅。

这俩人儿可是两个大烟筒，一个比一
个瘾大。早些年都抽手卷的旱烟筒子，这
两年条件好了些，便都改抽烟厂生产的烟
卷儿了，不过也都是毛把钱一包的便宜
货，偶尔弄一根儿两毛五一包的黄皮儿

“许昌”或三毛钱一包的“大前门”，那就
是莫大的“口福”了，就跟我们这些小把
戏们偶有一天得了核桃大小一块儿牛肉
那样，迟迟舍不得“下口”，把玩良久才开
始慢慢地仔细享用。

相民叔期待地看着麻子舅，等他掏出
烟来分自己一根，可眼见麻子舅只是一崴
一崴地走，啥动静也没有。

往前走了一阵，差不多快要到家了，
麻子舅仍无掏烟分享的意思。相民叔心中
猴儿急：“咋还不掏烟呢？”

“哥……”又向前走了一阵，相民叔
真的等不及了，只好开口讨要。可他刚一
张口就被麻子舅给堵上了：“哎，你先前边
走着，我这会儿……”话没说完就提溜着
裤子急慌慌蹲在了路边的土沟里。

“啊？拉——吗？”相民叔好生失望，
说了声“那你快点”，便用心忍着慢慢悠悠
往前晃，都一百多米了后面还没有响动，
相民叔急不可耐，刚要扭过头来催一声，
只见光亮一闪，麻子舅蹲在土沟里点上了
一支烟，自个儿抽了起来！

相民叔心里“咯噔”一下，已然有些
不快：“原来是要抽烟？……”这样一想，
相民叔心里便别扭起来，想过去问个究
竟，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算了……”竟
扬长去了。

听麻子舅叫了两声，他也没有回头。
过了两天，相民叔把这事和心里的别扭讲
给了老伴儿。老伴儿说：“一根儿破烟，搁
得住吗？”

相民叔脸一红，回道：“你懂个啥！”
一晃个把月就过去了。
个把月里，相民叔一直没有再去找过

麻子舅，麻子舅也一直没有露过面。直到
有一天早上，相民叔在集上买菜，听到有
人蹦出一句“麻子下不了床了……”他才
慌了手脚。

“说啥？怎么可能啊！”嘴上这么说
着，脚下可是一点儿没有怠慢，菜也不买
了，急匆匆赶回家里，撂下菜篮子，翻出
一沓子钱往怀里一揣转身就走。

“弄啥呢你是？抢香帽啊？着急巴慌
的！”相民婶刚从厨房出来，差点儿给撞个
满怀。

“麻子哥起不了床了，我去看看！”
“不会吧？”
“看看就知道了。”
“赶紧！”瞅着相民叔火急火燎的模

样，相民婶好像想起了什么，不禁心下窃
笑，揶揄道，“哎！忘了那根儿烟了？”

相民叔不及回头，边走边喊：“你懂个
啥，这种时候还说啥烟呐！”

那时候还没有敬老院，村儿里给麻子
舅修了两间小平房。闲来无事，麻子舅扎
了一个篱笆院儿，养了几只鸡鸭鹅，院子
里倒也热热闹闹。

自从那天晚上相民叔扬长而去，麻子
舅一直心里犯嘀咕：“咋说走就走了呢？头
都不回？……”

麻子舅估摸着相民叔一定是误会了
他，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心里说：“不信你
不来……”

日子如颍河里的水，波澜不惊，静静
流淌。忽有一日，麻子舅和往常一样，清
晨起床到颍河滩上转了一圈，便回家准备
煮饭，不想弯腰抬头之间，猛然感觉眼前
一黑，就顺着门框歪倒在门口儿。幸好被
邻居槐花嫂子看见了，一声惊呼，招来一
干邻里，七手八脚把麻子舅送到繁阳城中
心医院。医生一瞧，可是不得了了：脑栓
塞！幸亏送医及时，要不性命难保！

麻子舅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倒是保
住了一条性命，两条腿却再也不听使唤
了，尤其右边那条，从脚尖儿到腿根儿全

都没了知觉。
出了院回到家里，麻子舅就再也没有

下过床。
这天上午，太阳刚挂上树梢，几束阳

光透过窗户斜照在床头上。麻子舅挣扎着
坐起来，吃了几粒药丸，刚刚把身子躺
好，就听到有人推门，扭头一看，是相民
叔来了，不胜惊喜：“兄弟！……”

相民叔三两步抢到床前：“哥！——你
这是咋了？”

“脑子堵塞了。”
“脑子？”
“血管，是血管……幸亏……”
“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你咋不说一

声？……”
“邻居们……一直忙前忙后……我刚

让他们走了，怪拖累人的……”
相民叔本想把钱给麻子舅留下，看麻

子舅这个样子，立马儿改变了主意。他把
屋里屋外认真收拾了一番，找来两块儿木
板，在麻子舅的病榻旁支起了一张简易床
铺。

相民叔就这样住下了。
一开始，相民婶儿不大乐意：“给些

钱，多去看看还不行？咋能……又不是你
爹……”

“对我爹那叫‘孝’，这叫‘义’！真
是头发长……”此后，一日三餐，或上街
去买，或让老伴儿去做，相民叔一顿不落
地给麻子舅送来可口饭菜；晚上便睡在麻
子舅床边悉心照料。

四

颍河大堤上一排合抱粗的柿子树巍然
高耸，枝繁叶茂，树下落了一层碎金子般
的柿子花儿，清香扑鼻。颍河滩里的麦子
已经泛黄，微风轻拂，荡起重重金色的波
浪。远处隐约传来布谷鸟悠扬的歌声。春
天留下一抹儿淡淡的背影，夏天已渐渐露
出迷人的笑脸。

这天早上，惠风和煦，麻子舅心情不
错，气色也好。吃过早饭，相民叔拾掇停
当，对麻子舅说：“今儿个天气不错，咱们
茶馆听书去？”相民叔用自己精心制作的轮
椅推着麻子舅，悠然西行，上街泡茶馆、听

《三国》。“听说，今儿个是《关云长千里走
单骑》。”相民叔边走边说，“封金挂印，千
里寻兄。哥，这关云长图的啥呢……”

“一为忠，一为义。”
“哎，你这可也是‘忠’啊。”相民叔

指着麻子舅那只残缺不全的手说。
“唉，当年，在黄土岭，一个排就剩

了下我和排长，排长一条胳膊都被鬼子的
小钢炮给炸没了，我的手算啥？”

两个人边说边走，不知不觉就走到了
那天晚上麻子舅“出恭”的地方。麻子舅
犹豫了好长时间还是忍不住问道：“兄弟，
那天晚上，你咋不等我就走了呢？”

“哥……”
“那天晚上，我就蹲在这儿，摸出抽

剩的烟头儿……”
“啥？”
“烟在茶馆里抽光了……”
“哦？”相民叔这才发现自己搞错了：

“是我想多了哥，我当你烟多着呢，是我错
了。不过哥，要是……”

“要是有一整根我会给你抽，起码会
掐你一半儿。”

相民叔心里有些惭愧，更多的是高
兴，正要张口说些什么，只听麻子舅继续
说道：“我知道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换
了我我也生气，一支烟值不了一分钱，关
键是情义……”

“我就是这么想的，哥！”相民叔简直
有些激动了，停下脚步，用劲儿拍了一下
麻子舅的肩膀。

“我还不知道你吗？兄弟！”
“咱俩啊，就谁也别说谁了吧？”
相民叔说完，两个人便会心地笑了。

嗨！快一辈子了都，老哥俩唠嗑儿还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磕磕绊绊、吞吞吐吐地

“艰难”过，也很少这样直白过。

五

颍河里的水弯弯流，金黄的麦浪轻轻
荡；天上的白云悠悠飘，布谷鸟的歌声隐
隐来。通往繁阳城的土路上，相民叔推着
麻子舅，老哥俩边说边走……

就这样，相民叔用亲手做的轮椅，从
家里到茶馆，从茶馆到家里。一直推着麻
子舅走到人生的终点——两年之后，麻子
舅驾鹤西去，享年七十一岁，相民叔一下
子老了一大截儿。

又是一年麦稍儿黄。繁阳城里车水马
龙，人流如梭。西大街拐角处的祥泰茶馆
里，评书马三儿“啪”的一声摔下惊堂
木，朗声唱道：“诗云：‘繁阳从来多忠
义，惺惺相惜动人心。纵然不是胞兄弟，
直比同胞胜三分。’列位，今天不表昔日桃
园三结义，单说当今颍川哥俩好……”

颍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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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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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西淼老师倾情讲解。

这是一位有三十多年教龄的教师
写的小说，朋友推荐给我后，初读了
一遍，只觉劲道；再读，心里满是惊
喜；编发时再细细品味、咂摸，读出
了文化的味道。

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类似
于日常用品与艺术品一样，之间有一
个审美的鸿沟；类似于故事与小说之
间，有一个思想的栉次；类似于粗茶
淡饭与美味佳肴之间，有一个品位的
差异。

我不认识这位宋自强，但作为一
位编辑，我从文字中，已认识他很久。

■编者絮语

■文/本报记者 陈思盈 图/本报记者 胡鸿丽
漯河虽建省辖市才30余年，但历史底蕴深厚。

在这片土地上，有许慎和《说文解字》，有贾湖和七
音骨笛，有岳飞、杨再兴、小商桥和郾城大捷，有
陈蹇和梁上君子，有齐桓公和召陵会盟，有台北知
府陈星聚……这些被历史烟云晕染过的文化遗迹和
文化传说，一直覆盖在这片土地的上空，不曾离去。

在倡树文化自信的今天，漯河的传统文化艺术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值得我们去发掘和研究，传
承与弘扬。2018年12月11日下午，由漯河市社科联
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
堂”走进漯河市人民检察院，漯河市委党校原副校
长、副研究员，党史和民俗研究专家刘西淼以《齐
桓公召陵会盟》为题，讲述那个曾发生在这片土地
上的故事。漯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连东和班子
成员及市院、县（区）院部分检察官到场聆听。

刘西淼长期致力于对党史和民俗文化的关注与
研究，多年来为收集资料不断地来回奔波、走访，
做了大量深入而细致的工作。他说，齐桓公召陵会
盟是春秋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春秋》、《左
传》、《史记》等均有记载。此事件发生地召陵，历
史上属郾城管辖，故历代地方邑乘《郾城县志》亦
均有记载。或录《春秋经》《左传》所记，或怀古抒
情，赋诗感世，追昔抚今。清顺治十年 《郾城县
志》 以召陵会盟列郾城“八景新题”为其一，题

《召陵雪霁》。邑人谢槟赋诗一首：“参差壁垒列荒
郊，残雪阴阳挂竹梢。千载共言齐小白，无人还与
问包茅。”此后，多有文人依此题赋诗，叙史抒怀，
览胜咏景，成为地方历史文化的一个亮点。

会盟的历史背景

刘西淼说，召陵会盟的历史背景有三：
一是“天下大乱”形势的出现。历史发展到了

西周后期。周天子原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巩固而大统一的局面已不复存
在，曾经强大无比的周王室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
则是天下大乱。周王朝自身乱，诸侯国宗法礼制
乱，列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乱，各诸侯国与周王室相
处也乱。总之，从周天子到诸侯国，上下纵横，政
治生活、军事生活等多领域打破了原来的以封建宗
法礼制为准则的有序状态，而出现了相当激烈的社
会动荡，形成了无序和杂乱的局面。天下大乱导致
的后果，是为中原周边的异族入侵创造了机会。当
时异族有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主要危险来自
北方。这时北狄已开始像潮水一样向中原地区挺
进，华夏文明面临着生死危机。历史呼唤杰出人物
站出来，担当起整合各方力量，联合各路诸侯，外
御其侮捍卫中原文明的历史重任。

二是齐桓公霸业的形成。齐国位于今山东省境
内，地处黄河下游，先以营丘 （今山东昌东东南）
为都，几世后迁都临淄。历史上有姜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的故事。因姜太公辅周功盖于世，到周朝
初年，周天子封太公于齐。到了春秋初年，齐在诸
侯国中已最强大。公元前685年，桓公即位，任用管
仲为相治齐，使齐国的社会、经济、军事更有飞速
的发展。管仲首先在内政上实施了“叁其国而伍其
鄙”的制度，使其“定民之举”和“成民之事”；管
仲又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军政合一，建设一
支能“方行于天下”“莫之能御”的武装力量，为后
来的争霸战争做了准备；对于工商业，管仲在“处
工就官府，处商就井市”的同时，把全国的山林菏
泽统一管理起来，几乎把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
国家手中。采取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
征等措施，使齐国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具备了
争霸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管仲在人才的选拔上实行

“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的三选制，在一

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为下层士民进
入仕途开创了条件。齐桓公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
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齐国在管仲的辅佐下，经过
二十多年的发展，其政治、经济、军事蒸蒸日上，
民心归向，各诸侯国都凝聚在齐国的麾下。齐桓公
的霸业如日中天。

三是楚国的崛起。楚国位于江淮中下游地区，
他们的先人也是中原人，大概在“三皇五帝”时代
在中原地区生活。随着殷商势力的崛起，楚人渐次
向南方或西南方退却，到了中原的边缘地区。楚人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拓了一片疆土，创造了
可与中原相比美的长江流域文明。其国都初在丹
阳，楚文王元年（公元公元前689年）迁都到郢（今
湖北江陵县纪南城）。这时候实际上已经僭称王了，
他这个王不是周天子封的，是自己称王。已休养生
息近四百年的楚人积蓄了雄厚的力量开始向淮水流
域和汉水以北发展，一些周封小国如申、吕、邓、
息被楚所灭，继而攻入曹国，伐黄和郑，其势力逐
渐向黄河流域扩展。这时，由于齐国开始强大，一
向臣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转向于齐。楚国当然不
会善罢甘休，于是连年伐郑，对齐桓公的霸业构成
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齐和楚的
较量就是必然的了。

召陵会盟过程

一是齐桓公归蔡事件。齐桓公与管仲决计伐
楚，开始做准备。正在这时，一个机会出现了。齐
桓公是蔡国的姑爷，他和蔡姬在花园里的池中划
船，蔡姬震荡了齐桓公，桓公害怕并变了脸色，禁
止蔡姬摇荡，但她不听。桓公非常生气，就把她送
回蔡国，但并未完全断绝关系。结果蔡国又把蔡姬
嫁给了别人。蔡国之所以敢于和齐国较劲，是因为
有楚国为其撑腰，否则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于是，
齐桓公便以此为由，对蔡，继而对楚兴师讨伐。

二是八国联军伐楚。鲁僖公四年 （公元前 656
年） 的春天，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郑、
许、曹“八国联军”侵入蔡国。蔡国溃败，继而讨
伐楚国。楚成王派人与联军交涉说：“你住在北方，
我住在南海。我们距离这样远，就是马牛风逸，牝
牡相诱亦不相及。没料到你侵入我的地方，这是什
么缘故？”管仲没有直接回答楚之所问，而是从政
策、现实、历史三个方面居高临下，把楚人长期以
来不尊王的事实摆在面前，明确伐楚是师出有名的。

三是召陵会盟。夏天，楚成王派屈完到陘山去
观察联军的强弱。联军退到召陵驻扎，齐桓公陈列
了诸侯的联军，与屈完乘车检阅。齐桓公说：“诸侯
支持我，并非为我个人，这是为了继续先君的旧
好，你认为楚国和我同心和好如何？”屈完说：“你
给我们社稷带来福祉，愿意收留我们的国君，这是
我君的意愿。”齐桓公说：“用这样多的军队作战，
谁能抵御？用这样多的军队攻打城池，哪一个城池
不能打下？”屈完回答说：“你若用德行抚慰诸侯，
谁敢不服从？你若用武力，楚国用方城做城，用汉
水作护城河，军队虽众多，也没有用处。”屈完和诸
侯盟誓。

这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为什么没有大动干戈
而罢兵休战，还盟誓媾和？只见刀光剑影，未闻血
雨腥风？以伐开始，以盟结局？

刘西淼说，究其原因，这正是管仲大局观念和
政治智慧的展现。一是当时的形势，华夏和四夷，
即异族的矛盾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要攘夷必先遵
王。遵王不是简单的表面上的服从周室，更深层次
上是达到更为现实的华夏一统，做到管仲提出的

“诸夏亲暱”，这样才能更好地抵御和击溃异族的入
侵，捍卫华夏文明。楚国承认了不尊王的错误，并
在此后不久带着包茅等贡品去洛阳进贡，周天子很
高兴，还回赠了祭祀用的祚肉。二是齐国的目的是
称霸，楚国买了这个账，承认齐桓公为各诸侯之首
的地位。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所以，伐楚是形
式，服楚是目的，会盟是结果。这是各方都能接受
并预期的最好结果。

刘西淼说，由于召陵会盟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
的影响，所以历代 《郾城县志》 的书都予以记载。
历史上很多咏召陵的诗文，皆以会盟为题材，叙事
抒情，诗意盎然，文辞洗练，雅意饱满，每一首诗
都是隽美杰作，充分展示了召陵的历史厚重感。时
间已经过去两千七百年，会盟的遗迹早已不复存
在，但解縉“春秋第一义举”的精辟评价，使我们
更觉华夏文明“同恶相恤”、“诸夏亲暱”、“兄弟阋
于墙，御敌于外”的源远流长和民族向心力。这个

“义”，是我们最为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能作为一种巨大的精
神力量，鼓舞和凝聚世界各地华人为之不懈努力。
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走近“召陵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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